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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专业齐全。专科、本科高通过率。
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25岁的杨宁在等待一场与
前夫有关的宣判。

2019 年 8 月 13 日，她以近
乎决绝的方式结束了正在进行
中的家庭暴力：在前夫轮番落下
的耳光和拳头之中，她选择从二
楼的窗户跳下逃生。

在不过百万人口的河南省
商丘市柘城县，即便顶着熟人关
系的社会压力，杨宁也不愿成为
家暴中沉默的妻子。她形容过去
那些家暴中的受害者，“就像是
被拐卖进大山的女孩，逃都逃不
出来。”

于是，原本性格内向的杨宁
主动撕开婚姻的伤口，将监控拍
下的家暴视频公之于众，并坚持
离婚，她将前夫对自己的人身伤
害诉诸法律。

如今，“那个场景下唯一的
逃生选择”仍给她的身体带来巨
大痛苦。

如果有更多的人
提前看到就更好了

1年零 3个月以来，杨宁几
乎没有睡过整晚的觉。

那场家暴之后，救护车把
她送到医院时，她全身 7 处骨
折。除了被前夫一拳击中的左
侧眼眶内侧壁骨折，杨宁身上
更严重的伤害是由高处跌落造
成的。她的胸椎、腰椎、双跟骨、
耻骨、骶尾椎骨、髋骨呈现不同
程度的粉碎性、压缩性和爆裂
性骨折。医生当时给出的诊断
意见是截瘫。

3 块钢板和数枚螺钉植入
她的身体，她的左右脚踝各有一
处L形疤痕。杨宁后背到腰部的
手术痕迹更明显，是一条沿着脊
柱竖直、约为 20厘米的刀口，每
隔一段就有一条短横的缝合痕
迹，就像是冬天女孩们常穿的牛
角扣大衣全部系上的样子。

杨宁时常在半夜醒来，被那
种混杂着电击、灼烧和针扎的感
觉折磨着，有时持续十来分钟，
有时长达几小时。

除了药物，唯一有效对抗疼
痛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大脑已
经困到极致，眼睛也睁不开，她
只能把手机放到枕头边，光听视
频里的声音。黑暗中，耳朵的听
觉被放大，疼痛感便能缓解，她
再抓住下一次睡意袭来的间隙
入眠。

2017 年大学毕业后，杨宁
从郑州回到柘城，靠着自己经营
的一家女装店，过着没有太多经
济压力的日子。“家暴事件”之
后，她把原本的店铺转了出去，
和朋友栗子一起把新店搬到房
租更低的一条巷子里。

一天之中的大多数时间，杨
宁都待在这里。当她套着长裤坐
在沙发上时，看起来和进到她服
装店的女孩们并无二致——只
是手边多了一副灰色的拐杖。

过去，杨宁觉得“家暴”是一
个离她很遥远的议题。当她在微
博曝光了自己的经历后，不少网
上的陌生人和身边的同学，都来
向她倾诉类似的家暴遭遇。

她惊讶于有如此多的女性
曾经或正在经历家暴，她更加关
注那些被家暴的女性。

当杨宁在一个知识分享平台
搜索到关于“家暴者的共同特征”
时，心里一怔，“如果自己早点看
到多好”，转而又想，如果有更多

的人提前看到就更好了。

家庭暴力
不止一次降临

杨宁的前夫王立凯皮肤白
净，个头超过 180厘米。他留给
朋友们的印象是“客客气气”“笑
起来蛮阳光”“挺老实”，看上去
与凶狠无关。

以至于杨宁某次说起她可
能会被丈夫“收拾”的时候，朋友
栗子并不太相信。

但关起房门，在外人看不见
的地方，暴力不止一次降临在这
段并不算长的婚姻关系里。

杨宁说，王立凯第一次对她
动手发生在孩子 4个多月时。当
天晚上，喝完酒回家的王立凯与
杨宁发生激烈争吵。当着公婆的
面，杨宁第一次被打头、摔在地
上、扯头发。王立凯毕业于体育
相关专业，人高力气大，家人试
图阻拦，但是拦不住。

杨 宁 说 ，第 二 次 动 手 是
2019年7月的一个下午，她再次
被扇耳光、手臂被捶至淤青，这
一次王立凯没有喝酒。

2017年 5月 3日，杨宁和王
凯举办了婚礼。同年 10月，她们
的儿子出生，二人于 2018年 12
月办理结婚登记。

婚后的王立凯一直没有工
作，两口子之间的开销大多由杨
宁支付。时间久了，杨宁对于丈
夫不出去工作的状态感到厌烦，
杨宁说：“我有经济收入，共同生
活付钱我不计较，但他老向我要
零用钱我不是很喜欢。”

王立凯去网吧会找她要钱，
点外卖也会用她的手机下单支
付。再后来，丈夫回家越来越晚，
杨宁并不清楚他的具体行踪，只
知道他大把时间花在打麻将、玩
牌上。

王立凯对妻子的询问也变
得越来越不耐烦，但他对于杨宁
的外出却多有控制。杨宁去跟朋
友吃饭，他会问清楚是跟谁，有
没有男性。杨宁去美容院做护
理，他会拨视频电话过来，确认
环境和人员。

直到 2018 年，追债的人拿
着欠条找上门，杨宁才知道王立
凯在外赌博欠下了几十万元的
债。杨宁说，王立凯名下没有房、

车和现金，他欠下的赌债最终由
其父母出面偿还。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能查
询到王立凯与多人存在民间借
贷纠纷的民事判决书，涉及金额
从2万元到10万元不等。

记者与王立凯的母亲庞敏
交谈时，她否认儿子赌博，指责
杨宁编瞎话。提到杨宁遭家暴，
她说，“被打是有原因的。都是女
人，这句话不明显吗？”

对于杨宁来说，这并不是她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答复。她认
为，那些“泼脏水”的话，是王立
凯家人在给他找理由。

跳楼不是寻死
而是求生

事后回想起来，杨宁觉得
2019年 8月 13日丈夫对她的施
暴，早有预兆且无法逃避。

事发前几天，她与丈夫王立
凯在电话里有过一次争吵。那天
下午，杨宁的婆婆希望从儿媳这
里得知儿子的去处，当她在一个
牌局上找到儿子后，当着打牌的
人面骂了王立凯。王立凯觉得是
妻子向母亲告状“泄露了他的行
踪”，他当即给杨宁打电话，并表
示“要收拾她”。

威胁电话打来时，大约是下
午四五点，天还没黑，杨宁接完
电话心中不安，便和自己的母亲
一起回了娘家。夜里，她先后收
到婆婆发给她的两条微信，一条
是带着提醒意味的“关门快走”，
另一条的大意是“委屈你了，让
他好好反省”。

之后几天，杨宁和王立凯没
有任何联系，只听说他去了郑
州。8月 13日，杨宁在家中吃过
午饭后到了店里。没过多久，王
立凯推门进来。

杨宁记得，见面后两人在言
语上没有发生冲突，都是一些琐
碎的、找不到重点的对话，比如

“为什么最近没有联系”。她对于
危险的到来毫无察觉。

服装店内外各自安装了一
个监控，这个原本为了防盗的摄
像头，记录下短短 20分钟内，王
立凯施暴的全过程以及杨宁坠
楼的经过。

事发当天 13时 19分，王立
凯突然抓住站在一旁的杨宁双

肩，猛地往地上一推。杨宁没有
防备，失去重心，朝后重重倒下。
1分钟后，王立凯朝仍躺着的妻
子扇了一记耳光。接下来的时间
里，他双手扯着杨宁的长发在瓷
砖上拖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
耳光、拳头。

王立凯有时会两手叉腰歪
站着观察对方被打的反应，有时
半蹲着近距离朝低着头的妻子
训话。13时24分，王立凯走到门
口，把玻璃橱窗两侧的窗帘通通
拉上。

王立凯收走了杨宁的手机，
导致她无法向外求助。13时 20
分，杨宁找到一个机会，快速跑到
门口想逃出去，当手刚刚拉开一
侧的玻璃门时，王立凯瞬间抓到
了她。她用力拽着把手不放，却被
丈夫锁住脖子，扭翻到地面。

13时 33分，一楼监控捕捉
到最后的画面：杨宁为了躲开拉
扯蹲在沙发前，被王立凯从背后
架住抬起。男人一边打开通向二
楼的白色小门，一边将妻子拖了
上去。五分钟后，穿着黄色短裙
的杨宁从二楼窗户跳下。

杨宁坠落时，栗子正站在服
装店的一楼门外朝里张望，听到
身后的响动，她也吓得抖了一
下 。栗 子 的 老 公 随 后 拨 打 了
120。

在那之前，栗子听到了服装
店内传出的哭打声，她特意过来
敲门询问里面的情况，并让王立
凯打开门。王立凯隔着玻璃告诉
她，“我们在吵架，一会儿就开
门。”说话时，王立凯挡住了屋内
大部分的视线，脸上也没有异样
的表情。

杨宁说她真正感到害怕的
时刻，始于丈夫对她左眼的重重
一拳，“当时整个左眼都看不见
了，觉得眼睛瞎了，脑子里也一
直嗡嗡响”。

许多人后来问过杨宁，为何
一定要选择跳楼这个方式。她一
遍遍解释，在那个被收走唯一的
通讯工具、无法逃出求助的场景
下，面对被拖上二楼后的未知，
跳楼不是为了寻死，而是求生。

穿行过地狱之后
光明才缓缓降临

跳楼逃生 1年后，杨宁才算

真正意义上与这段给自己带来
伤害的婚姻解除了法律意义上
的关系。

今年 6月，她的身体恢复到
可以坐上轮椅，便在家人陪伴下
前往当地法院递交了申请离婚
的民事起诉书，她的要求只有一
个：孩子的抚养权。

今年7月14日开庭时，王立
凯不同意离婚，并表示家暴是意
外，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一个月
后，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准予离婚。
王立凯再次上诉。9月18日，商丘
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宁坚持离婚，并拒绝出具
谅解书。已成为前夫的王立凯因
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羁押，将面临
刑法的裁决。

手术后，杨宁先是经历了长
达 3个月的卧床休息，然后靠自
己手撑着能缓缓坐起来，再过渡
到坐上轮椅踏出病房之外的空
间。现在，她可以拄着单拐一深
一浅地行走。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她像初
生婴儿一样，重新开始学习翻
身、静坐、站立和行走。

但她的身体仍有一些损伤
无法修复，比如脊髓和神经。杨
宁的左腿肌肉萎缩明显，左脚也
出现足下垂的症状，需靠足托固
定，而她的右脚则随时处在肌张
力的状态，紧绷上翻。

每天早上八点，大哥杨志华
会骑上一辆套着透明防风罩的
电动三轮车，送杨宁到离家10来
分钟车程的柘城县中医院康复
科。4个小时的康复治疗，要经过
蜡疗、针灸、手法三个阶段。杨宁
的主治医生说，持续的康复治疗
可以防止她的肌肉挛缩、僵直和
粘连，未来或许可以“脱拐”，但
恐怕无法恢复到正常人走路的
步态。

最让杨宁介怀的是，事发至
今对方都没有向她表达过歉意。
她无意中听朋友说，对方在一些
场合表达过“在县城里有关系”的
言语。她气不过，又找不到更好的
办法，干脆甩开面子和亲情捆绑
的包袱，在朋友圈和微博公布了
自己被家暴的视频和文字说明。

很快，视频的内容迅速登上
了热搜，杨宁被家暴的事在县城
内外都引发关注。法院打电话给
她母亲，表示会依法公正审理此
案，市里和县里的妇联工作人员
也每隔一段时间询问她的境况。

自揭伤疤的曝光，让杨宁在
舆论上得到同情和支持，却让她
和对方家族的关系更加恶化。有
朋友担心她被报复，她也会焦
虑，但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想
法，“我不会因为他可能会再次
伤害我，就放弃对他的刑事责任
追究，这点我没有变，从一开始
就非常坚定”。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
么。在一条仅自己可见的微博
中，她这样写道：接近死亡反而
更无惧死亡，既然活下来了，就
该让伤害我的人得到起码公平
的惩罚。

七月份的夏日，她收到一束
朋友送来的鲜花，白色、粉色和
浅紫色玫瑰搭配着康乃馨、小雏
菊、洋桔梗和尤加利叶。淡粉色
的包装纸围绕着星星纱网，一片
温柔。卡片上只有短短的两句
话：穿行过地狱之后，光明才缓
缓降临。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据《新京报》

以近乎决绝的方式结束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

面对家暴，跳楼竟是她唯一的逃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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